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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儒家德性论的视域中ꎬ“浩然之气”意味着一种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ꎬ又具体呈现为志气、义
气、和气、勇气和正气ꎮ 儒家的志气涵盖从普通人到圣贤的理想ꎬ义气则是儒家价值观的鲜明体现ꎬ和气的意蕴

指向普遍和谐的观念ꎬ勇气则展现出儒家道德的精神力量ꎬ正气的内涵则不仅关乎个体身心秩序ꎬ也涉及群体社

会秩序ꎮ 对于增强当代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而言ꎬ儒家德性精神———志气、义气、和气、勇气和正气ꎬ依然可以提

供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滋养ꎮ
〔关键词〕德性精神ꎻ浩然之气ꎻ志气ꎻ勇气ꎻ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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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范畴、道德规范、道德价值和道德精神ꎬ儒家伦理思想是人类伦

理文明的璀璨明珠ꎮ 现代儒家德性论则是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理论ꎬ它以推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根本方向ꎬ参照会通西方德性伦理学、德性论ꎬ尝试建构一种现代性的儒

家德性论ꎬ进而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性论的学术话语体系ꎮ 在此意义上ꎬ对儒家德性精神的深

入考察ꎬ既不是粗糙地模仿古希腊“四德”———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的一种“对着讲”ꎬ也不是肤浅地

套用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一种“照着讲”ꎬ亦非简单地承接传统“五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一种“接着讲”ꎬ而是致力于讲出儒家德性的“真精神”和
“现代精神”ꎮ

一、浩然之气———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

“德性精神”作为伦理学界一个重要的概念ꎬ与“道德精神”和“伦理精神”是相互关联又各具丰富

内涵的ꎮ 以“精神”而言ꎬ三者均是对其中所谓核心、实质和深层元素的关注ꎬ是整体内容的凝练和升

华ꎬ是指那些可以称之为精华的、灵魂的东西ꎮ 德性论以品德、行为者———人本身为中心ꎬ更加重视

“何以成人”ꎬ它以相对体系化的德性条目为基础ꎬ更加关注个体德性的完善ꎬ在一定条件下由个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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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推及社会之善ꎮ 采用孟子的说法ꎬ就是独善其身、兼善天下ꎮ 相比之下ꎬ规范伦理学以规则、行
为———“应当如何做”为中心ꎬ通常依靠外在的他律来实现行为的善ꎮ 不难发现ꎬ德性伦理具有更强的

人文精神价值ꎬ而规范伦理则更加偏重社会秩序意义ꎮ
德性是人的一种品质或品格ꎬ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范畴ꎬ一般是指人的品质的道德特性、形态ꎬ常

常特指那些优秀的道德品质ꎬ比如古希腊的“四德”ꎬ再如儒家的仁、智、勇、诚、信等道德条目ꎬ又或者

现代的自尊、乐观、慷慨、敬业、友善ꎬ等等ꎮ “相对于个体所处情景的变动性及行为的多样性ꎬ德性具

有相对统一、稳定的品格ꎬ它并不因特定情景的每一变迁而变迁ꎬ而是在个体存在过程中保持相对的

绵延统一ꎮ” 〔１〕可以说ꎬ就伦理学科的类型而言ꎬ无论是规范伦理学还是美德伦理学ꎬ无论是道义论伦

理学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ꎬ德性总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范畴ꎮ 当然ꎬ在美德伦理学或者德性论的体系

中ꎬ德性的意义与价值更为凸显ꎮ “儒家伦理学的美德思想就是突出以心德为主要特色的美德伦理ꎮ
一个人是好人或者恶人ꎬ主要是就其内心、心灵而言的ꎮ 儒家在看重行动的同时ꎬ更看重行动者的心

德ꎮ” 〔２〕突出心德是儒家伦理的重要特色ꎬ这无疑是一种内在的德性ꎬ对内心、心灵的重视意味着一种

深刻的德性精神ꎮ 如果说康德所谓“内心的道德律”是其道德精神的鲜明表达ꎬ那么儒家德性精神是

否也有类似的经典式呈现?
社会生活的语境中ꎬ人们在论及“精神”二字时ꎬ常常有“精气神”的表达ꎬ于是ꎬ在考察德性精神

时ꎬ径直将儒家德性精神与“气”相关联ꎬ实在是一种天然的内在理路ꎮ 可以发现ꎬ这种内在的关联在

传统语境中存在已久ꎬ当目光投向现代语境ꎬ这种内在的关联仿佛是“一以贯之”ꎬ越发受到重视ꎮ 比

如ꎬ在现代社会谈论改革创新的精神时ꎬ可以将这种精神形容为“闯的精神” “冒的精神”ꎬ是一种

“气”ꎬ是一种“劲”ꎮ 唯有凭着这样的“气”和“劲”ꎬ才能开拓新的道路、新的事业ꎮ 又如ꎬ在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ꎬ新的奋斗起点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ꎬ勤劳勇

敢的中国人民因此而更加自信、自尊、自强ꎬ奋发有为的中国青年因此而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ꎮ 在这里ꎬ所谓“志气”“骨气”“底气”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ꎮ

回到中国古代哲学的视域中ꎬ作为哲学范畴的“气”ꎬ既是指物质之气、自然之气ꎬ“气”意味着世

界万物的本原或本体ꎻ同时ꎬ“气”又是指精神状态之气、道德境界之气ꎬ比如所谓“圣贤气象”ꎮ 宋明

理学家对此种气象津津乐道ꎬ程颢、程颐描述孔子具有“元气”———“天地之气”ꎬ颜回呈现“春气”———
“和风庆云之气象”ꎬ孟子具有“秋气”———“泰山岩岩之气象”ꎮ 可以看到ꎬ中国古代的气论思想是相

当丰富深刻的ꎬ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气涵五理”ꎬ〔３〕就是说“气”这一概念涵盖了哲理、物理、生理、心
理和伦理等方面的诸多内容ꎮ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ꎬ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可以视为儒家德性精神的

经典表达ꎮ
曰:我知言ꎬ我善养吾浩然之气ꎮ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ꎮ 其为气也ꎬ至大至刚ꎬ以直养而无害ꎬ则塞于天地之间ꎮ 其为气也ꎬ配义与道ꎬ无

是ꎬ馁也ꎮ 是集义所生者ꎬ非义袭而取之也ꎮ 行有不慊于心ꎬ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必须指出ꎬ作为儒家德性精神的“浩然之气”并非孟子一人的“专利”ꎬ而是儒家德性文明的思想、

情感、智慧的结晶ꎮ 不难发现ꎬ孔子那里已经有“血气方刚”表述ꎬ荀子有所谓“治气养心之术”ꎬ朱熹

更是对于“浩然之气”作出深入的诠释ꎬ比如:神秘之气、刚大之气、先天之气、创生之气ꎬ等等ꎮ 南宋著

名词人、民族英雄文天祥ꎬ更有大义凛然之«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ꎬ杂然赋流形ꎮ 下则为河岳ꎬ上则

为日星ꎮ 于人曰浩然ꎬ沛乎塞苍冥ꎮ”在这里ꎬ天地正气、自然之气、物质之气、浩然之气可谓浑然一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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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既是客观存在的实体ꎬ又是主体的道德修养、道德境界和道德精神ꎮ 搁置“气”范畴实体存在的

意义ꎬ聚焦“浩然之气”在德性精神层面的意义ꎬ可以这样概括:“浩然之气”是儒家浑然一体的德性精

神ꎬ又分别在志气、义气、和气、勇气和正气等方面具体展开ꎮ

二、志气———德性精神的目标之维

“志”与“气”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ꎬ在一定意义上说ꎬ这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内涵的两

个概念ꎮ 当然ꎬ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ꎬ尤其是在德性论的视域中ꎮ 关于志、气相连的表述ꎬ孟子

有相当体系化的经典名句:“夫志ꎬ气之帅也ꎻ气ꎬ体之充也ꎮ”在孟子看来ꎬ既然“志”为“气”之“帅”ꎬ那
么志、气的地位排序立刻明晰ꎬ这就是“志至焉”“气次焉”ꎻ既然志、气具有这样的逻辑关联ꎬ那么正确

的做法就应当是———“持其志ꎬ无暴其气”ꎮ 为此ꎬ孟子还作了补充说明:“志壹则动气ꎬ气壹则动志也ꎮ
今夫蹶者趋者ꎬ是气也ꎬ而反动其心ꎮ”应当说ꎬ«孟子公孙丑上»的这段话已经为后世“志气”一词建

立起比较充分的思想根基ꎮ 志气就是由“志”主导之“气”ꎬ与孟子“气之帅”完全同理ꎮ “志”通常就是

指远大的理想、目标、志向ꎬ更通俗地说ꎬ就是未来的、大的打算ꎻ“气”就是指人的精神ꎬ合在一起就是

一种具有某种指向或目标的德性精神ꎮ 按照孟子的义理ꎬ“志壹则动气” “气壹则动志”ꎬ两者之间相

互作用ꎬ“志”发挥着主帅作用ꎬ“气”对于心、志又具有反作用ꎮ 可以看到ꎬ在«孟子公孙丑上»篇中ꎬ
紧接着这“志气论”ꎬ孟子就阐述了至大至刚、塞于天地、配义于道的浩然之气ꎮ 以其内在的线索而言ꎬ
志气可谓浩然之气在目标维度上的呈现ꎮ 在«孟子尽心上»篇中ꎬ德性精神的“目标之维”表现得更

加直接: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ꎮ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ꎮ 杀一无罪ꎬ非仁也ꎮ 非其有而取之ꎬ非义也ꎮ 居恶在? 仁是也ꎮ 路恶在?

义是也ꎮ 居仁由义ꎬ大人之事备矣ꎮ
«论语泰伯»中有曾子的名句:“士不可以不弘毅ꎬ任重而道远ꎮ”而在孟子看来ꎬ士的根本职事

就是———“尚志”ꎮ 不难发现ꎬ曾子所谓“弘毅”“任重道远”与孟子所谓“尚志”之间ꎬ似有一种异曲同

工之妙ꎬ以今天的眼光视之ꎬ可谓“士之志气”ꎮ 在这里ꎬ孟子还进一步阐述了“尚志”的核心要义ꎬ就
是“居仁由义”ꎬ这与曾子所谓“仁以为己任”ꎬ也是意思相通的ꎮ 需要明确的是ꎬ就志气的主体承担者

而言ꎬ作为德性精神的志气并非“士”所独有ꎻ就志气的核心内容而言ꎬ“居仁由义”也不是志气的所有

指向ꎮ 作为德性精神在目标指向上的呈现ꎬ儒家的志气大体又可以划分出底线目标、中等目标、终极

目标的层次结构ꎮ
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中ꎬ有一种道德结构的设想:社会制度提出的基本规范和个人义务体系

形成规范伦理学ꎬ是为“底线伦理”ꎻ社会公民在“基本价值”上的一致ꎬ同置身其中的社会秩序ꎬ达成

所谓的“共同信念”ꎻ而“对于伦理的最终论证”ꎬ即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系ꎬ乃至宗教信

仰ꎬ则构成所谓的“终极关怀”ꎮ〔４〕这样的结构设想与儒家志气的层次结构非常相似ꎮ “底线伦理”是
对所有人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ꎬ而底线之维的志气大约就是修身、做人———“人禽之辨”ꎻ“共同信

念”涉及民主商谈、公共生活ꎬ而中等之维的志气大体能涵盖修、齐、治、平的内容ꎻ“终极关怀”关乎个

体的“安身立命”和对现实的超越ꎬ而终极之维的志气ꎬ一言以蔽之ꎬ就是“志于道”ꎮ
以志气的底线之维而言ꎬ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ꎬ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ꎬ是志气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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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炼的表述ꎮ 匹夫泛指平民百姓ꎬ常常带有轻蔑的意味ꎬ然而孔子讲“匹夫不可夺志”ꎮ 正因为对于

“匹夫之志”的肯定ꎬ志气的底线维度非常充分地展现了做人的底气ꎮ 在张岱年先生看来ꎬ“匹夫之

志”表明儒家思想肯定平民具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人格ꎬ展现出人的尊严ꎮ〔５〕 关于志气的底线维度ꎬ
孟子还有更加巧妙的表达———“懦夫有立志”(«孟子尽心下»)ꎮ 懦夫是软弱无能的人ꎬ无疑是个贬

义词ꎬ然而孟子讲“懦夫有立志”ꎬ与孔子“匹夫不可夺志”的思想一脉相承ꎮ 可以说ꎬ志气的底线提供

的是做人的底气ꎬ而这样的底气提供了随时提升的可能ꎬ或者说这样的底气随时可以上升为更高的层

次ꎮ “宇宙之间ꎬ如此广阔ꎬ吾身立于其中ꎬ须大做一个人ꎮ” 〔６〕从懦夫、匹夫之志ꎬ到“大做一个人”ꎬ显
然是一个巨大的升级ꎮ 很显然ꎬ“大做一个人”和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已经相差不远ꎮ

以志气的中等之维而言ꎬ儒家的修、齐、治、平的思想可谓响彻千年ꎮ 修身为本ꎬ齐家、治国、平天

下ꎬ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ꎬ这里的每一个语词ꎬ仿佛都是儒家成人之道设置的一个个里程碑、标
志牌ꎬ鲜明地展现了儒家志气的中等目标ꎮ 志气的中等目标还可以表述为“志于学”“志于仁”“志于

义”ꎬ或者“内圣外王”等人们熟悉的语词ꎮ «论语公冶长»中有“各言尔志”的经典表述:
颜渊、季路侍ꎮ 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ꎬ与朋友共ꎬ敝之而无憾ꎮ
颜渊曰:愿无伐善ꎬ无施劳ꎮ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ꎮ
子曰:老者安之ꎬ朋友信之ꎬ少者怀之ꎮ

子路、颜回均为孔门弟子ꎬ孔子与二人各自表达志向所在ꎬ于是就出现三种志向目标ꎮ 显然ꎬ夫子

所谓“老者安之ꎬ朋友信之ꎬ少者怀之”更为经典ꎬ是为儒家志向的典型与榜样ꎬ可视为志气的中等之维

的具体呈现ꎮ 在宽泛的意义上ꎬ这里的子路和颜回之志ꎬ当然也可以视为志气的中等之维ꎮ
以志气的终极之维而言ꎬ“志于道”可能是最佳的表达ꎮ 如果说“匹夫之志”“懦夫之志”尚处于志

气目标的底线之维ꎬ“志于学”“修己安人”尚处于志气目标的中等之维ꎬ那么“志于道”就已经触及所

谓“性与天道”的终极层面ꎮ 子夏讲“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ꎬ孔子讲“朝闻道ꎬ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ꎬ“道”的追求构成儒家志气的终极所在ꎮ 宋明理学推崇“孔颜之乐”ꎬ寻孔颜乐处ꎬ这
种“乐”就常被理解为“乐道”ꎬ从而展现出“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乐境”ꎮ “志于道”和“乐道”
的情形在“曾点之志”中也有呈现ꎬ«论语先进»篇中有著名的四子侍坐、各言其志的故事ꎮ 子路、冉
有、公西华各自表达国家治理、宗庙之事的打算ꎬ而曾皙的回答则是:“莫春者ꎬ春服既成ꎬ冠者五六人ꎬ
童子六七人ꎬ浴乎沂ꎬ风乎舞雩ꎬ咏而归ꎮ”由此ꎬ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ꎬ从而树立起一种儒者生活

中具有终极关怀性的追求ꎮ 此种“志于道”“乐道”的终极关怀ꎬ在孟子那里就是———“君子所性ꎬ仁义

礼智根于心ꎬ其生色也睟然ꎬ见于面ꎬ盎于背ꎬ施于四体ꎬ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ꎻ在荀子那

里就是———“通于神明ꎬ参于天地” («荀子性恶»)ꎻ在«大学»里就是———“大学之道ꎬ在明明德ꎬ在
亲民ꎬ在止于至善”ꎻ在«中庸»里就是———“至诚无息博厚配天ꎬ高明配地ꎬ悠久无疆”ꎮ

三、义气———德性精神的价值之维

百姓日常话语中常有“讲义气”的说法ꎬ有时人们也用“哥们义气”“江湖义气”ꎬ这其中既有仁义

精神的意思ꎬ又多有侠义精神的意味ꎮ 而作为一种深刻的儒家德性精神ꎬ义气的内涵主要定位在道义

之气、仁义之气ꎮ «孟子公孙丑上»对于浩然之气的阐述中ꎬ“气”与“义”、“气”与“道”的关联是内

在的:“其为气也ꎬ配义与道ꎬ无是ꎬ馁也ꎮ”可以说ꎬ所谓浩然之气ꎬ义与道乃是标准配置ꎮ 在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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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浩然之气就是义气、道义之气ꎬ宽泛地说ꎬ因为儒家仁义并联ꎬ所以又可以称为仁义之气ꎮ
义利之辨是儒家价值观的主题ꎬ义气、道义之气所侧重呈现的便是德性精神的价值维度ꎮ 应当

说ꎬ儒家重义轻利的主张可谓童叟皆知ꎬ人们对于“君子喻于义ꎬ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ꎬ对于

“何必曰利ꎬ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ꎬ对于孟子“鱼与熊掌”的比喻可谓了然于心ꎮ 然

而ꎬ儒家的义利之辨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ꎬ稍作深究ꎬ人们便可以看到“义与利者ꎬ人之所两有也”
(«荀子大略»)ꎬ还可以看到“义者ꎬ宜也”(«中庸»)ꎬ甚至人们还会搬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ꎬ
等等ꎮ

就“义”范畴而言ꎬ伦理道德的意义当然是基本的ꎬ这就是“义德”ꎬ由此展开为“见利思义”“见得

思义”“义而后取”“义以为质”“义以为上”等道德规范、原则ꎬ进而成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君

子的价值追求ꎮ 延伸到政治领域ꎬ“义”的政治伦理色彩凸显ꎬ这就是“义政”:例如“使民也义” («论

语公冶长»)ꎬ又如“上好义ꎬ则民莫敢不服” («论语子路»)ꎬ再如“君义ꎬ莫不义” («孟子离娄

下»)ꎮ 这种侧重伦理秩序的“义”ꎬ«礼记礼运»明确地表述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
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ꎬ十者谓之人义ꎮ”在义、利关系而言ꎬ“义”范畴实际上既有道义的意

思ꎬ也包含着功利的意思ꎮ 义与利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ꎬ“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乃是

公利ꎬ公利即义ꎻ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ꎬ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ꎬ所排斥的显然不是“富且贵”ꎬ
“合义之利”可以视为义的外在功利价值ꎮ 显然ꎬ儒家之义的根本乃是内在的精神价值ꎬ这是对外在的

功利价值的超越ꎮ
可以发现ꎬ儒家的义利观远远超出义利关系本身ꎬ乃是儒学体系中的一个复杂的、深层的核心问

题ꎬ在这样意义上ꎬ“义利之说”可以视为“儒者第一义”ꎮ 义利之辨蕴含的价值选择、价值取向、价值

追求ꎬ学者已多有探讨ꎬ有的侧重个体价值选择的层面ꎬ强调个体对于道德义务、伦理规则的自觉遵

循ꎬ要求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ꎻ有的侧重公共性与个体性的价值取向的层面ꎬ强调个体主动让渡部

分私利成就公义ꎬ要求做到义重于利、义先于利ꎻ更加深入的ꎬ侧重人生理想、人生意义的价值追求的

层面ꎬ强调道义是人的超越性追求ꎬ是人安身立命之本ꎬ要求做到“义以为上”“义以为质”ꎮ 沿着这样

的思路前行ꎬ考察儒家德性精神的价值维度ꎬ义气可以具体展开为人生价值、行为价值和情感价值ꎮ
义气的人生价值之维ꎬ可以表述为尚义、思义ꎮ 这一问题ꎬ学界在儒家义利观的道德理想主义原

则上是一致的ꎬ但在具体的价值选择上ꎬ观点又有所差异ꎮ 有学者认为:“先秦儒家是从人禽之分的角

度来讨论这种义利关系的”ꎬ“人禽之分意义的义利之辨本质上属于价值选择关系”ꎬ“牢牢把握人禽

之分意义的价值选择关系ꎬ是准确理解儒家相关思想的关键”ꎮ〔７〕 此种观点确认在一般情况下义利不

矛盾ꎬ既崇尚义ꎬ也肯定利ꎻ在特殊情况下ꎬ义利发生矛盾ꎬ这时便要求选择价值更高的义ꎮ 这种观点

貌似合理ꎬ但实际上混淆了“人禽之分”与“君子小人之分”ꎮ 在人生的目的、意义和理想追求的维度ꎬ
儒家着眼的并非人与动物之差别ꎬ而是君子、小人之别ꎬ这是一个价值体系中高层次追求与低层次追

求的价值排序问题ꎮ 倘若在动物性与人性的层面来探讨义利之辨ꎬ大约是未能抓住儒家义利观的真

谛ꎮ 以“义”的主体而言ꎬ«论语»中出现的“义”常常与“君子”相连ꎬ比如“君子喻于义” («论语里

仁»)ꎬ又如“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ꎬ再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ꎬ等等ꎮ 这表明ꎬ义气

乃是君子人格、理想人格的德性精神ꎮ 在孟子、荀子那里ꎬ这种“义”的价值选择更为鲜明地体现为“天
爵”“人爵”以及“义荣” “势荣”ꎮ 孟子讲:“仁义忠信ꎬ乐善不倦ꎬ此天爵也ꎻ公卿大夫ꎬ此人爵也ꎮ”
(«孟子告子上»)依儒家义利之辨的价值排序ꎬ理想主义的价值选择便是“修其天爵”ꎬ而“人爵从

之”ꎮ 荀子讲:“志意修ꎬ德行厚ꎬ知虑明ꎬ是荣之由中出者”ꎬ便是“义荣”ꎻ“爵列尊ꎬ贡禄厚ꎬ形势胜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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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子诸侯ꎬ下为卿相士大夫ꎬ是荣之从外至者”ꎬ便是“势荣”(«荀子正论»)ꎮ 荀子作出明确的判

断:小人可以获得“势荣”ꎬ而不可能拥有“义荣”ꎮ
义气的行为价值之维ꎬ可以表述为重义、行义ꎮ 人生价值层面的义利选择ꎬ关涉人生理想、人生意

义的根本性ꎬ而行为价值层面的义气ꎬ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生活场景中具体的行为选择ꎮ 比如ꎬ对于隐

士与做官的态度ꎬ«论语»记录子路之语:“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ꎬ行其义也ꎮ”(«论语微子»)在
此意义上ꎬ儒家的出仕乃是行义之事ꎮ «孟子»曰:“仁ꎬ人之安宅也ꎻ义ꎬ人之正路也ꎮ”(«孟子离娄

上»)又曰:“仁ꎬ人心也ꎻ义ꎬ人路也ꎮ”(«孟子告子上»)所谓“正路”“人路”ꎬ从字面而言就是道路、
路径ꎬ其实也就是人的行为方式、行为选择ꎬ这里的“义”所标明的也就是正确的行为价值ꎮ 可以看到ꎬ
孟子对于义利之辨的行为价值探讨是极为深刻和彻底的ꎮ 比如ꎬ一般主张“言必信、行必果”ꎬ然而孟

子则更加深刻地主张:“大人者ꎬ言不必信ꎬ行不必果ꎬ惟义所在ꎮ”(«孟子离娄下»)又如ꎬ在面对“二
选一”的选择时ꎬ孟子形象地比喻成“舍鱼而取熊掌”ꎻ面对生死抉择时ꎬ孟子坚决彻底地主张“舍生而

取义”ꎮ 在荀子那里ꎬ“义”的行为价值表述清晰:“义ꎬ理也ꎬ故行ꎮ” («荀子大略»)在一定意义上

说ꎬ荀子是义利之辨的调和主义者ꎬ荀子常常将“礼”“义”并提ꎬ并由此呈现出礼义的功利性价值ꎬ比
如:“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ꎮ”(«荀子强国»)关于义气的行为价值之维ꎬ«中庸»还有一个经典的表

达:“义者ꎬ宜也ꎮ”冯友兰先生对此有精到的解读:“儒家所谓义ꎬ有时亦指在某种情形下办某种事的在

道德方面最好的办法ꎮ 就功利方面说ꎬ在某种情形下ꎬ一种事的最好的办法ꎬ是一种办法ꎬ能使办

此种事的人ꎬ得到最大的个人利益ꎮ 就道德方面说ꎬ一种事的最好的办法ꎬ是一种办法ꎬ能使办此种事

的人ꎬ得到最大的道德成就ꎮ” 〔８〕

义气的情感价值之维ꎬ可以表述为悦义、乐义ꎮ 相对而言ꎬ儒学研究对于义利之辨的人生价值维

度的考察最多ꎬ对于行为价值维度的探讨就略少一些ꎬ而对于情感价值维度的关注则要更少一些ꎮ 实

际上ꎬ儒家哲学乃是真、善、美的综合统一体ꎬ就以儒家伦理来说ꎬ道德知识、道德规范、道德价值都是

与情感问题密不可分的ꎮ 心理情感原则是儒家学说不可忽视的关键性特质ꎬ这样的伦理精神具有深

刻的感性特征ꎮ 可以看到ꎬ儒家的义利之辨是与人的好恶之情、愉悦之心、乐的体验、羞耻之感紧密关

联的ꎮ 孔子讲:“饭疏食ꎬ饮水ꎬ曲肱而枕之ꎬ乐亦在其中矣ꎮ 不义而富且贵ꎬ于我如浮云ꎮ” («论语
述而»)这里清楚地呈现出一种道义之乐ꎬ以及“于我如浮云”的心理情感ꎮ 孔子又讲:“富而可求也ꎬ
虽执鞭之士ꎬ吾亦为之ꎮ 如不可求ꎬ从吾所好ꎮ”(«论语述而»)个体价值选择的喜好之情跃然纸上ꎮ
孟子讲:“故理义之悦我心ꎬ犹刍豢之悦我口ꎮ”(«孟子告子上»)“理义之悦”与“口之于味”“耳之于

声”“目之于色”相类比ꎬ这种感性特质就很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共情ꎮ “理义之悦”“尊德乐义”是正

面而言的ꎬ情感的反面刺激则是羞耻之心ꎬ孟子直接将“羞恶之心”视为“义之端”ꎮ «孟子离娄下»
中记载一个齐国人墓地乞食炫耀于妻妾的故事ꎬ并提出“富贵利达”与“妻妾不羞”的思考ꎬ也正是情

感价值维度的深刻呈现ꎮ “有情才有义ꎬ谓之‘情义’ꎬ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内在根据ꎬ也是人的生命的

价值所在ꎮ 如果为了活着而牺牲生命的价值ꎬ就是‘无义’之人ꎬ人而‘无义’ꎬ是一种最大的耻辱ꎮ” 〔９〕

四、和气———德性精神的关系之维

和气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惯用语ꎬ家和万事兴、心平气和、和和气气、和气生财的说法可谓家喻户

晓、童叟皆知ꎮ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将“和平主义” “老成温厚” “遇事忍耐”视为中国人的性格特

点ꎬ也可以视为和气的一种鲜明呈现ꎮ 在当代儒家思想、文化哲学的学术研究中ꎬ“和”的研究———中

和、太和、和合、和谐乃是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ꎬ已然获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ꎮ 学者们提出:“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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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尚中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ꎬ“和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ꎬ“崇尚和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

特征ꎬ“和”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ꎬ“普遍和谐”的理念可以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智慧ꎬ等等ꎮ 不

难发现ꎬ这些成果在“和”的含义与内容、本质与价值等方面达成了共识ꎬ并形成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新

观念ꎮ 例如ꎬ张立文先生提出“融突和合论”ꎬ认为“和合融突”是人对于生存、意义和可能世界的反思

与创造ꎬ它“纵贯”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全过程ꎬ它“横摄”不同时代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ꎬ进而提出:
“无论是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ꎬ还是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ꎬ抑或是自然生态、社
会伦理、人际关系、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情感ꎬ都连通着和合ꎬ构成一个和合

网ꎮ” 〔１０〕

就“和”所关联的概念和范畴而言ꎬ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是十分集中的ꎬ主要围绕中和、太和、和
合、和谐等概念展开ꎬ而其他概念就涉及较少ꎬ例如“和气”ꎮ 而“和气”之说ꎬ恰是儒家德性精神的一

个主要方面ꎬ宋明儒学所津津乐道的“圣贤气象”就对“自然之和气”推崇备至:
仲尼ꎬ元气也ꎻ颜子ꎬ春生也ꎻ孟子并秋杀尽见ꎮ 仲尼ꎬ无所不包ꎻ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

后世ꎬ有自然之和气ꎬ不言而化者也ꎻ孟子则露其才ꎬ盖亦时焉而己ꎮ 仲尼ꎬ天地也ꎻ颜子ꎬ和风庆

云也ꎻ孟子ꎬ泰山岩岩之气象也ꎮ〔１１〕

这里ꎬ孔子所呈现的如同天地之元气ꎬ孟子所呈现的如同秋天肃杀之气ꎬ而颜回所呈现的则如同

春风化雨之生气ꎬ极为自然ꎬ不言而自化ꎬ又似“和风庆云”之气象ꎮ 由此可见ꎬ“和气”所体现的德性

精神无疑是儒家道德的重要内容ꎬ它和孔子所代表的高明博厚、无所不包之精神ꎬ和孟子所代表的刚

强挺拔、泰山壁立之精神共同构成敦厚丰满的“圣贤气象”ꎮ
就“和”所涵盖的内容和关系而言ꎬ学界业已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ꎬ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ꎬ就是所

谓“普遍和谐”的观念ꎮ 汤一介先生认为儒家的“太和”观念就是“普遍和谐”的观念ꎬ涵盖了四个方

面: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ꎮ 与此相近或相似的表述还

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的普遍和谐ꎬ这是非常近似的四个层面ꎻ身心平衡、人际和谐、天人

和谐ꎬ这是三个方面的内容ꎬ略去了自然界本身的和谐ꎻ和谐家庭、政和国治、协和万邦ꎬ这是从儒家

“家—国—天下”的理想所概括的三个部分ꎮ 此外ꎬ也有将“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分开而言的ꎬ也有强调儒家“政治和谐”的理想、凸显整体主义观念的表述ꎮ 总体来看ꎬ“普遍和谐”观
念的四个方面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ꎮ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成中英先生的儒家和谐论:和谐概念划分

为太和、义和、中和、人和、协和、共和等六个层次ꎬ分别用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ꎬ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ｙ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ｎｅｓｓꎬ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 来表达ꎻ“和”既被视为一种状态ꎬ也被视为一个过程ꎬ是一种创造生命、创造新事物的积极力

量ꎮ〔１２〕

从以上内容来看ꎬ儒家的“和”具有多维度性、多层次性、多关系性ꎬ“和气”所包涵的关系维度仍

然可能获得创造性的开展ꎮ 依据«大学»中“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理念ꎬ侧重于儒家德性精神的考

察ꎬ“和气”所涵盖的多种关系就可以划分为身外关系、身内关系ꎮ 身外关系涉及天人之和、人伦之和、
邦国之和等方面ꎻ身内关系则涉及情感之和、气质之和、口味之和等方面ꎮ 进一步而言ꎬ人身内外关系

之和气ꎬ并非完全自然、自发地形成ꎬ儒家的和气意味着一种“生生”之德性精神ꎬ礼乐之和在人身内外

关系的调谐中发挥着枢纽之作用ꎮ
身外关系之“和气”ꎬ具体在天人之和、人伦之和、邦国之和等方面展开ꎮ
第一ꎬ天人之和可以称为“太和”ꎬ蕴含本体论、宇宙论的意义ꎬ既涵盖“自然和谐”的内容ꎬ也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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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容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自然和谐的思想并非儒家之专利ꎬ而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

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ꎮ 例如ꎬ«老子»第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ꎬ冲气以为和ꎮ”下面对涉及天

人之和的经典论述作些简要列举:
夫和实生物ꎬ同则不继ꎮ 以他平他谓之和ꎬ故能丰长而物归之ꎻ若以同裨同ꎬ尽乃弃矣ꎮ

(«国语郑语»)
和如羹焉ꎬ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ꎬ燀之以薪ꎬ宰夫和之ꎬ齐之以味ꎬ济其不及ꎬ以泄其过ꎮ 君

子食之ꎬ以平其心ꎮ («左传昭公二十年»)
乾道变化ꎬ各正性命ꎬ保合太和ꎬ乃利贞ꎮ («周易乾彖»)
夫大人者ꎬ与天地合其德ꎬ与日月合其明ꎬ与四时合其序ꎬ与鬼神合其吉凶ꎮ 先天下而天弗

违ꎬ后天而奉天时ꎮ («周易乾文言»)
亲亲而仁民ꎬ仁民而爱物ꎮ («孟子尽心上»)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ꎬ道并行而不相悖ꎮ («中庸»)

在儒家看来ꎬ人与自然不是割裂和对立的ꎬ普遍和谐的根源在于“天人合一”ꎮ 在此意义上ꎬ人是

自然和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ꎬ张载«西铭»中“民胞物与”的思想正是天人之和的深刻呈现ꎮ
第二ꎬ人伦之和是儒家伦理的主体部分ꎬ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亲疏厚薄ꎬ也包括人与社会的

关系———群己之辨ꎮ «孟子滕文公上»载有“五伦”的经典论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
幼有序、朋友有信ꎬ这大约是儒家伦理中最为常见的人伦关系ꎬ给人以温情脉脉的印象ꎮ 必须指出ꎬ儒
家的人伦关系并非是所谓的“一团和气”ꎬ而是具有深刻的辩证思想ꎮ 所谓“天时不如地利ꎬ地利不如

人和”ꎬ这是强调人和的意义ꎬ与此同时ꎬ儒家的和气明确反对所谓“好好先生”:“乡愿ꎬ德之贼也ꎮ”
(«论语阳货»)那些看起来没有过错、貌似老实廉洁的乡愿式好人ꎬ实际上是在搞坏道德、混淆是

非ꎬ其行为并不符合真正的圣人之道ꎮ 对此ꎬ儒家真正推崇的是“君子和而不同”ꎬ以及“君子和而不

流”ꎮ
第三ꎬ邦国之和是指国家、天下的和平ꎬ“协和万邦”“天下为公”是儒家向往的社会理想状态ꎮ 许

多学者发现ꎬ儒家和谐的目标最终要落实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ꎬ普遍和谐所要追求的是个人、家庭、国
家一体化的建构ꎮ “克明俊德ꎬ以亲九族ꎮ 九族既睦ꎬ平章百姓ꎮ 百姓昭明ꎬ协和万邦ꎮ” («尚书尧

典»)这里可以清楚看到ꎬ“九族”“百姓”“万邦”乃是一种连续的整体ꎮ 儒家心系天下ꎬ和平、大同的理

念根深蒂固ꎮ «周易乾彖»曰“首出庶物ꎬ万国咸宁”ꎬ«周易咸彖»又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ꎬ宋代大儒张载有名句曰“为万世开太平”ꎮ “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和平”“为
万世开太平”ꎬ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句是儒家和谐大义的精彩呈现ꎮ

身内关系之“和气”ꎬ具体在情感之和、气质之和、口味之和等方面展开ꎮ
第一ꎬ情感之和大约是人们最为熟悉的身心和谐ꎮ 儒家伦理极为注重人的情感ꎬ所谓良心、良知

都具有深刻的情感意蕴ꎮ
喜怒哀乐之未发ꎬ谓之中ꎻ发而皆中节ꎬ谓之和ꎮ 中也者ꎬ天下之大本也ꎻ和也者ꎬ天下之达道

也ꎮ 致中和ꎬ天地位焉ꎬ万物育焉ꎮ («中庸»)
可以清楚地看到ꎬ喜怒哀乐之情虽然是人的心理情感ꎬ但儒家明显提升了情感的意义与价值ꎮ 所

谓“大本”“达道”已经明确将身心关系置于本体论、宇宙论的视域中ꎬ当人之常情达成中和之状态ꎬ实
际上就意味着所谓的普遍和谐ꎮ 李泽厚先生认为心理情感原则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关键点ꎬ指
出儒家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ꎬ从而实现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平衡ꎮ 蒙培元先生著有«情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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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ꎬ对儒家情感哲学、情感理性深刻论述ꎬ提出儒家哲学是情感型的哲学ꎮ 陶渊明有诗曰:“纵浪大

化中ꎬ不喜亦不惧ꎮ 应尽便须尽ꎬ无复独多虑ꎮ”不难发现ꎬ陶诗所阐发的是“不喜亦不惧”的意境ꎬ«中
庸»所致力的是“发而皆中节”“致中和”的境界ꎬ两者显然是有所差异的ꎮ

第二ꎬ气质之和是儒家身心和谐的重要内容ꎬ学界许多研究往往因为高度重视天人和谐而容易将

其忽略或遗漏ꎮ 实际上ꎬ孔子已经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ꎬ血气未定ꎬ戒之在色ꎻ及其壮也ꎬ血气

方刚ꎬ戒之在斗ꎻ及其老也ꎬ血气既衰ꎬ戒之在得ꎮ”(«论语季氏»)这可以视为儒家气质之和的一个

经典表达ꎮ 沿着这样的思路ꎬ荀子的表述更加详细: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ꎬ则柔之以调和ꎻ知虑渐深ꎬ则一之以易良ꎻ勇胆猛戾ꎬ则辅之以道

顺ꎻ齐给便利ꎬ则节之以动止ꎻ狭隘褊小ꎬ则廓之以广大ꎻ卑湿、重迟、贪利ꎬ则抗之以高志ꎻ庸众驽

散ꎬ则劫之以师友ꎻ怠慢僄弃ꎬ则之昭以祸灾ꎻ愚款端悫ꎬ则合之以礼乐ꎬ通之以思索ꎮ («荀

子修身»)
这段话中ꎬ可以看到“血气刚强”“知虑渐深”“勇胆猛戾”“狭隘褊小”等一系列不同的典型气质ꎬ

荀子相应地给出了行之有效的调和策略ꎬ并称之为“治气养心之术”ꎮ
第三ꎬ口味之和也是儒家身内关系和谐的组成内容ꎬ这也是儒家和谐思想中容易忽略的部分ꎮ

«诗经»载有“酒既和旨ꎬ饮酒孔偕”(«小雅宾之初筵»)ꎬ这里可以看到美酒的醇和口味ꎬ还可以发现

饮酒在筵席中的谐和作用ꎮ «诗经»还载有“亦有和羹ꎬ既戒既平”(«商颂烈祖»)ꎬ这里的“和羹”既
是指调和的浓汤ꎬ又有和睦、和平的价值意蕴ꎮ 上文已经列举«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和如羹焉”的
表述ꎬ所谓“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显然是指调和不同食物的味道ꎮ 其实还需要特别注意ꎬ食物的味

道并非只是满足口腹之欲ꎬ而是为了口味之调和———“君子食之ꎬ以平其心”ꎮ
可以认为ꎬ在德性精神的关系之维上ꎬ儒家之和气既在身外关系中展开ꎬ包括天人之和、人伦之

和、邦国之和等方面ꎻ也在身内关系中展开ꎬ涵盖情感之和、气质之和、口味之和等方面ꎮ 作为一种深

刻的德性精神ꎬ和气既具有本体论、宇宙论的意义ꎬ又有方法论、价值论的意义ꎮ 董仲舒讲:“夫德莫大

于和ꎬ而道莫正于中能以中和理天下者ꎬ其德大盛ꎻ能以中和养其身者ꎬ其寿极命ꎮ” 〔１３〕 朱熹讲:
“人皆自和气中生ꎮ 天地生人物ꎬ须是和气方生ꎮ 要生这人ꎬ便是气和ꎬ然后能生ꎮ” 〔１４〕 和气展现出儒

家的“圣贤气象”ꎬ意味着一种“生生”之道德精神ꎮ

五、勇气———德性精神的动力之维

儒家“三达德”———仁、智、勇ꎬ其中有勇ꎻ古希腊四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ꎬ勇敢也位居其

中ꎮ 孔子讲“仁者必有勇”ꎬ我们便清楚看到一种“仁者之勇”ꎻ柏拉图的理想城邦ꎬ统治者尚智ꎬ武士

尚勇ꎬ平民尚节制ꎬ我们便看到了一种“武士之勇”ꎮ «说文解字»明确讲:“勇ꎬ气也ꎬ从力甬声ꎮ”然而ꎬ
«说文解字»接着又讲:“勇或从戈从用ꎬ古文勇从心ꎮ”于是ꎬ仅在字面而言ꎬ“勇”便有从力、从戈、从心

的三层意思ꎬ稍微引申一下ꎬ勇气便又可以具有气力、武力、心力等多重意蕴ꎮ 就讨论儒家德性精神的

动力维度而言ꎬ这样的勇气必须经过深入的追问、推敲ꎮ
当孔子认定“勇者不必有仁”ꎬ那么便要追问:勇气可否视为一种具有独立形态的德性精神ꎬ抑或

必须依傍“仁”与“智”才行? 孟子有所谓匹夫之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的划分ꎬ荀子有所谓狗彘之

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的分类ꎬ荀子还有所谓上勇、中勇、下勇的界定ꎬ宋儒有所谓“颜子

大勇”的论说ꎮ 显然ꎬ不是所有的勇气都可以视为儒家的德性精神ꎬ于是很自然地便要追问:何种

意义的勇气才可以视为儒家的德性精神? 深入一步ꎬ还可以追问:作为德性精神的勇气有何功能?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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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作为动力之维的德性精神如何展开?
第一个问题:勇气是否可以视为一种具有独立形态的德性ꎬ抑或必须依傍“仁”与“智”才行? 人

们发现ꎬ仁、智、勇看似三足鼎立ꎬ实则不然ꎬ其地位实有差异ꎮ “仁”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ꎬ儒家也常常

“仁智并提”ꎬ比如:
仁者安仁ꎬ知者利仁ꎮ («论语里仁»)
知者乐水ꎬ仁者乐山ꎮ 知者动ꎬ仁者静ꎮ 知者乐ꎬ仁者寿ꎮ («论语雍也»)
子贡曰:学不厌ꎬ智也ꎻ教不倦ꎬ仁也ꎮ 仁且智ꎬ夫子既圣矣ꎮ («孟子公孙丑上»)

这些儒家仁智并联的表达结构中ꎬ“智”的相对独立性得以呈现ꎻ而在仁勇并联的表述中ꎬ情形却

有实质上的不同:
仁者必有勇ꎬ勇者不必有仁ꎮ («论语宪问»)

这就意味着ꎬ勇德在实际上蕴涵于仁德ꎬ构成仁德的必要因素ꎬ是为仁德之附属物ꎻ与此同时ꎬ“不
必有仁”之勇也就并不具备独立的道德属性ꎮ 简而言之ꎬ“勇”依附于“仁”ꎮ 进一步而言ꎬ“勇”与其他

德行的关联性表述中ꎬ儒家往往又是搁置勇的意义而强调其他德行ꎮ 比如ꎬ论及“勇”与“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ꎮ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ꎻ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ꎮ («论语阳货»)

这里论及“君子有勇”与“小人有勇”ꎬ然而就“勇”本身而言ꎬ几乎看不出此两种勇有何德性色彩ꎮ
只有当“勇”与“义”相结合的时候ꎬ“勇”才能化身为道德之勇ꎮ

可以看到ꎬ仁、义、礼、智、信等德行毫无疑问自备道德光环ꎬ然而勇是例外的ꎮ 儒家似乎并不关注

抽象或纯粹的勇ꎬ而总是将“勇”的评判放置在某个具体的道德情境之中ꎮ 比如ꎬ孟子曾论及世俗之

“五不孝”ꎬ“好勇斗狠ꎬ以危父母” («孟子离娄下»)就被认为是一种不孝之行ꎮ 可以看到ꎬ这样的

“好勇斗狠”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德行ꎬ反而是需要纠正的意识和行为ꎮ 由此可以判断ꎬ勇气不能被视为

具有独立形态的德性ꎬ勇气作为一种儒家德性精神是有条件的ꎮ
第二个问题:何种意义的勇气才可以视为儒家的德性精神? 根据上述对第一个问题的解析ꎬ勇气

不能自成独立形态的德性ꎬ要想构成一种德性精神ꎬ就必然需要将勇气与德性融为一体ꎮ 勇气与德性

融为一体的路径显然不止一条ꎬ当儒家称“三达德”的时候ꎬ已然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勇气与德性的连

接ꎮ 抽象、纯粹之勇大体缺乏内在的道德属性ꎬ然而仁、智、勇一体化的时候ꎬ“勇”即成为“勇德”ꎬ成
为德性之勇ꎬ勇气构成道德之勇气ꎬ从而可以视为一种德性精神ꎮ 尽管在«论语»两处“三达德”的排

序中ꎬ一处是智、仁、勇(«论语子罕»)ꎬ一处是仁、智、勇(«论语宪问»)ꎬ总是居于末位ꎬ但总算跻

身“达德”之列ꎮ 既然跻身“达德”之列ꎬ将这样的勇气视为一种德性精神ꎬ当然是合情合理的ꎮ 仁、
智、勇的并联大体是儒家最为经典的方式ꎬ“勇”与其他德行的并联也是非常典型的ꎬ比如: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ꎬ公绰之不欲ꎬ卞庄子之勇ꎬ冉求之艺ꎬ文之以礼乐ꎬ亦可以为成人矣ꎮ
(«论语宪问»)
除了这种与诸德行并联的方式ꎬ勇气上升为德性精神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分化来实现ꎮ 如果将

“勇”视为一种混合体ꎬ那么就是要将那些低级之勇区分出来ꎬ提炼出所谓高级之勇ꎬ这样就可以得到

德性之勇ꎬ道德之勇气由此而生ꎮ 荀子对此有非常精到的论述:
有狗彘之勇者ꎬ有贾盗之勇者ꎬ有小人之勇者ꎬ有士君子之勇者ꎮ 争饮食ꎬ无廉耻ꎬ不知是非ꎬ

不辟死伤ꎬ不畏众强ꎬ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ꎬ是狗彘之勇也ꎮ 为事利ꎬ争货财ꎬ无辞让ꎬ果敢而振ꎬ
猛贪而戾ꎬ恈恈然唯利之见ꎬ是贾盗之勇也ꎮ 轻死而暴ꎬ是小人之勇也ꎮ 义之所在ꎬ不倾于权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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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其利ꎬ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ꎬ重死持义而不桡ꎬ是士君子之勇也ꎮ («荀子荣辱»)
在这里ꎬ荀子明确地区分了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ꎬ并对每一种勇敢都作了

形象的描绘ꎮ 前三种所谓勇敢ꎬ或争夺食物ꎬ或贪图钱财ꎬ或残暴轻生ꎬ均非道德之行为ꎮ 唯有士君子

之勇重义轻利ꎬ不倾于权ꎬ才是真正充满德性精神的勇气ꎮ
第三个问题:作为德性精神的勇气有何功能? 上文提及ꎬ勇气具有武力、气力、心力等多重意蕴ꎬ

由此便可以引申出相当丰富的意思ꎮ 在现代语境中ꎬ儒家之勇既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行动能力ꎬ
也可以理解为偏重精神的意志力ꎮ 以“勇者无惧”的字面意思而言ꎬ包含着无所畏惧的心理品质ꎬ勇气

具有治惧的功能ꎬ这大约是勇气最起码、最基本的功能ꎮ 而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ꎬ“勇者无惧”意味着

面对艰难困苦、障碍险阻方才显示出来的人生毅力、耐力ꎬ以及继续前行的人生动力ꎮ 此种勇气ꎬ是道

德的底气、骨气ꎬ是人生的情感意志力和理性精神力的统一体ꎮ
子曰:天生德于予ꎬ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ꎬ曰:“文王既没ꎬ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ꎬ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ꎻ天之未

丧斯文也ꎬ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ꎬ夫子大勇表现为“天生德于予”的底气ꎻ在匡地被囚ꎬ夫子大勇表现为“天之

未丧斯文”的信念ꎮ 此种勇气ꎬ在孟子那里亦有经典的呈现: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ꎬ必先苦其心志ꎬ劳其筋骨ꎬ饿其体肤ꎬ空乏其身ꎬ行拂乱其所为ꎬ所以

动心忍性ꎬ曾益其所不能ꎮ («孟子告子下»)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ꎬ勇气清楚地展现出儒家德性精神的动力之维ꎮ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ꎬ勇

气在危难的时刻更显可贵ꎮ “勇是冲破障碍克服艰困的能力在挫折中求生存ꎬ固然要有勇气ꎬ在
挫折中要求实现理想ꎬ更需要勇气ꎮ 任何大小的成就ꎬ勇气是不可缺少的条件ꎬ一遇打击就退缩的人ꎬ
必一事无成ꎮ” 〔１５〕

人生的历程中ꎬ沧海横流只是少数境遇ꎬ多数情况大约还是平流无险的普通生活ꎬ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生活的勇气可有可无ꎮ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重要议题ꎬ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知行合一ꎬ勇
气作为一种意志力、行动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在儒家看来ꎬ“智”发挥着“知”的功能ꎬ“仁”发挥

着“守”的功能ꎬ而“勇”则发挥着“行”的功能ꎮ 为强调“勇”的作用ꎬ儒家的勇气常常又被赋予“着力

去做”的意义ꎮ 因此ꎬ勇气也应是生活中持续存在的动力ꎮ “从心灵哲学的角度说ꎬ勇是一种高度凝

练、高度升华了的意志力ꎬ这种意志力是理性化的ꎬ也是持久的ꎬ不是凭一时意气用事的ꎮ” 〔１６〕 认

识到这一点ꎬ对于当下所谓“躺平”的生活态度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ꎮ
第四个问题:勇气作为动力之维的德性精神如何展开? 上文论及ꎬ中性品质的勇气并不能构成一

种独立的德性精神ꎬ只是具备勇力或者勇气之人并不一定是有德之人ꎮ 因为勇力、勇气的主体差异ꎬ
在士君子之勇之外ꎬ也可能存在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ꎬ等等ꎮ 于是乎ꎬ勇气作为德性精神的

展开就必然意味着勇气与诸德性的并联ꎬ以及勇气自身的凝练、升级ꎮ 依照儒家的表述ꎬ三个具有典

型意义的语词很好地体现出勇气的延展:尚勇、好勇、养勇ꎮ
关于“尚勇”ꎬ子路曾有“君子尚勇乎”之问ꎬ孔子的回答则是“君子义以为上”ꎬ进而将“勇”与

“义”融为一体ꎮ 可以发现ꎬ儒家常常赋予勇气以其他德性或德行的意义ꎮ 这种情况下ꎬ许多学者认为

儒家是从引导、规范、补充、提升的视角展开勇德ꎮ 在此意义上说ꎬ所谓尚勇ꎬ就是在仁、义、礼、智、好
学、知耻、行道理诸方面使勇气展开为一种德性精神ꎮ

关于“好勇”ꎬ齐宣王有“寡人好勇”之问ꎬ孟子的回答是“请无好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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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曰:“王请无好小勇ꎮ 夫抚剑疾视ꎬ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ꎬ敌一人者也ꎮ 王请

大之!”
«诗»云:“王赫斯怒ꎬ爰整其旅ꎬ以遏徂莒ꎬ以笃周祜ꎬ以对于天下ꎮ”此文王之勇也ꎮ 文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ꎮ
«书»曰:“天降下民ꎬ作之君ꎬ作之师ꎮ 惟曰其助上帝ꎬ宠之四方ꎬ有罪无罪惟我在ꎬ天下曷敢

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ꎬ武王耻之ꎮ 此武王之勇也ꎮ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ꎮ 今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ꎬ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ꎮ («孟子梁惠王下»)
这里孟子提出了匹夫之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ꎬ“好勇”从“敌一人”的个体之勇转向“安天下之

民”的政德之勇ꎮ 可以认为ꎬ王者好勇也是勇气作为德性精神的一种展开方式ꎮ
关于“养勇”ꎬ公孙丑曾有“不动心有道乎”之问ꎬ孟子则以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作答: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ꎬ不目逃ꎻ思以一毫挫于人ꎬ若挞之于市朝ꎻ不受于褐宽博ꎬ亦不受于

万乘之君ꎻ视刺万乘之君ꎬ若刺褐夫ꎻ无严诸侯ꎬ恶声至ꎬ必反之ꎮ
孟施舍之所养勇也ꎬ曰:视不胜ꎬ犹胜也ꎻ量敌而后进ꎬ虑胜而后会ꎬ是畏三军者也ꎮ 舍岂能为

必胜哉ꎬ能无惧而已矣ꎮ («孟子公孙丑上»)
可以看到ꎬ北宫黝之勇大体为武士之勇、战斗之勇ꎬ孟施舍之勇大体为将军之勇、战争之勇ꎬ均有

“勇者无惧”的英雄色彩ꎮ 但孟子对于“养勇”的回答并未打住ꎬ而是接着论及“夫子之大勇”:“自反而

不缩ꎬ虽褐宽博ꎬ吾不惴焉ꎻ自反而缩ꎬ虽千万人吾往矣ꎮ”(«孟子公孙丑上»)勇敢的精神与正义的

精神融为一体ꎬ勇气在德性精神的动力维度上充分展开ꎮ
勇敢是古希腊四德之一ꎬ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对此有浓墨重彩的论述ꎮ 倘若将儒家

之勇气与亚氏之勇敢稍作扼要的比较ꎬ大体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相通之处ꎬ比如二者均强调对

于怯懦、鲁莽的克服ꎮ “怯懦的人、鲁莽的人和勇敢的人都是与同样的事物相联系的ꎬ不过对待这些事

物的方式不同ꎮ 前两种品质是过度与不及ꎬ第三种则是适度的、正确的品质ꎮ” 〔１７〕相比之下ꎬ儒家的勇

气与仁义礼智紧密关联ꎬ似乎更多些情感力、意志力ꎻ而亚氏之勇敢与适度、正确、承受能力等紧密相

关ꎬ似乎就更多些理性力、精神力ꎮ 这也体现了勇气作为儒家德性精神的内在特质ꎮ

六、正气———德性精神的秩序之维

论及正气ꎬ人们常常联想到文天祥的«正气歌»ꎬ诗的开篇便是“天地有正气”ꎬ这与孟子“养浩然

之气”遥相呼应ꎮ 古往今来ꎬ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塑造ꎬ正气二字的影响广泛而深远ꎮ 广义地看ꎬ正气等

同于浩然之气ꎬ即意味着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ꎬ正气成为上位概念ꎬ包含志气、义气、和气、勇气等诸多

方面ꎮ 狭义地看ꎬ正气也可以限定在德性精神的秩序维度上进行讨论ꎮ 在这个意义上说ꎬ指向秩序之

维的正气所构成的乃是德性精神的一个方面ꎬ从而与指向目标之维的志气、指向价值之维的义气、指
向关系之维的和气、指向动力之维的勇气共同构成统一的儒家德性精神ꎮ 整体意义上的浩然之气ꎬ上
文已有论述ꎬ这里着重在秩序维度上探讨正气作为德性精神的开展ꎮ

“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ꎬ«周易»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ꎬ每卦有六爻ꎬ于是有爻位或

爻数ꎬ于是有得位失位、得中失中的情况ꎬ于是人们期望的状态就是“正位” “中正”ꎬ宇宙人生的理想

秩序由此确立ꎮ 张载«正蒙»有言:“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ꎬ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ꎮ 盖得正则得所止ꎬ
得所止则可以弘而至于大ꎮ” 〔１８〕中正可以贯通天下之道ꎬ君子居正可以致其用、感而通ꎮ «乾彖»曰:
“乾道变化ꎬ各正性命ꎮ”这是从天道论及人道ꎬ万物性命由此端正ꎮ «蒙彖»曰:“蒙以养正ꎬ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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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ꎮ”这是一个关于培育德行、涵养正气的经典表达ꎮ 在«文言»中ꎬ我们还可以看到“刚健中正”“正位

居体”等表述ꎬ由此可以达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ꎬ发于事业ꎬ美之至也”ꎮ
可与«周易»的“正位”相媲美ꎬ孔子提出更具儒家标识的正名思想:

名不正ꎬ则言不顺ꎻ言不顺ꎬ则事不成ꎻ事不成ꎬ则礼乐不兴ꎻ礼乐不兴ꎬ则刑罚不中ꎻ刑罚不

中ꎬ则民无所错手足ꎮ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ꎬ言之必可行也ꎮ («论语子路»)
孔子正名思想因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状况而创生ꎬ其目的是恢复周礼ꎬ就是要重新形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秩序ꎮ 孔子的正名思想广为人知ꎬ但“名不正ꎬ则言不顺”只是人

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表达ꎬ更为深刻的“正”的理念蕴含其中ꎮ 不难发现ꎬ在儒家正名的思想体系中ꎬ不
只有正名这一种表述ꎬ还有正身、正位、正礼、正乐、正颜色、正衣冠、正人心、正路、正命、正物、正权、正
法则等众多意义丰富的指称ꎮ 进一步细细分析ꎬ这些有关“正”的论述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ꎬ其中一类

相对集中于个体身心秩序ꎬ另外一类则主要集中于群体社会秩序ꎮ
第一大类ꎬ个体身心秩序:正身、正心、正命、正路ꎮ
正身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修身ꎬ«荀子乐论»中有“正身安国”之语ꎬ其意即可理解为修

身治国ꎮ 细细推敲ꎬ可以发现正身在根本上又凸显端正之意ꎮ «论语»中有人们熟悉的名句:“其身正ꎬ
不令而行ꎻ其身不正ꎬ虽令不从ꎮ”又有:“苟正其身矣ꎬ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ꎬ如正人何?”这两处

关于正身的论述均出自«子路»篇ꎬ与同篇的“名不正ꎬ则言不顺”相辅相成ꎬ正身与正人就突出了“正”
的理念ꎬ最后同归于为政之道ꎮ 暂且撇开为政之道ꎬ单在个体身心秩序而言ꎬ正身也即意味着一种深

刻的德性精神ꎬ并在“正衣冠”“正颜色”“正身行”等方面具体展开ꎬ凭依礼乐ꎬ成为“正身之士”ꎮ
君子正其衣冠ꎬ尊其瞻视ꎬ俨然人望而畏之ꎬ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论语尧曰»)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ꎬ斯远暴慢矣ꎻ正颜色ꎬ斯近信矣ꎻ出辞气ꎬ斯远鄙倍矣ꎮ («论

语泰伯»)
礼者ꎬ所以正身也ꎮ («荀子修身»)
虽庶人之子孙也ꎬ积文学ꎬ正身行ꎬ能属于礼义ꎬ则归之卿相士大夫ꎮ («荀子王制»)
彼正身之士ꎬ舍贵而为贱ꎬ舍富而为贫ꎬ舍佚而为劳ꎬ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ꎮ 是以天下之纪不

息ꎬ文章不废也ꎮ («荀子尧问»)
在荀子看来ꎬ“正身之士”与“仰禄之士”相对ꎬ认为“仰禄之士犹可骄也”ꎬ而“正身之士不可骄

也”ꎻ因为“正身之士”的存在ꎬ天下之纲纪不息、文章不废ꎮ 不难体会ꎬ一种正气蕴含其中ꎮ
正身、修身的路子向内开展很自然就是正心ꎬ«大学»有名句:“欲修其身者ꎬ先正其心ꎮ 欲正其心

者ꎬ先诚其意ꎮ”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ꎬ正心是其中重要

一条ꎮ 孟子提出人皆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ꎬ关于“养心”“尽
心”“求其放心”有很多论述ꎬ其中还有“观其眸子”判断心正的说法:

存乎人者ꎬ莫良于眸子ꎮ 眸子不能掩其恶ꎮ 胸中正ꎬ则眸子瞭焉ꎻ胸中不正ꎬ则眸子眊焉ꎮ 听

其言也ꎬ观其眸子ꎬ人焉廋哉? («孟子离娄上»)
这种说法颇有现在人们所谓“眼睛是心灵窗户”的意思:心正ꎬ眼睛就明亮ꎻ心不正ꎬ眼睛就昏暗ꎮ

«孟子离娄上»中ꎬ孟子曰:“仁ꎬ人之安宅也ꎻ义ꎬ人之正路也ꎮ 旷安宅而弗居ꎬ舍正路而不由ꎬ哀
哉!”«孟子告子上»中ꎬ孟子又讲:“仁ꎬ人心也ꎻ义ꎬ人路也ꎮ”有的人放弃了正路不走ꎬ丢失了善良之

心却不知寻找ꎬ所以真正的学问之道便是“求其放心”ꎮ 这里可以发现ꎬ孟子将正心与正路紧密相连ꎮ
以个体身心秩序而言ꎬ孟子的“正位”“正命”思想同样可以视为浩然正气的鲜明呈现ꎮ “居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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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广居ꎬ立天下之正位ꎬ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ꎬ大丈夫之人格形象影响深远ꎬ其中一个

重要的方面就是“立天下之正位”ꎮ 孔孟都讲天命ꎬ但均不是消极的宿命论ꎮ 孟子讲:“尽其道而死者ꎬ
正命也ꎻ桎梏死者ꎬ非正命也ꎮ”(«孟子尽心上»)孔子讲知命ꎬ孟子讲“修身以俟之”ꎬ实际就是立命、
正命ꎬ充分彰显儒家德性精神的积极性、主动性ꎮ

荀子有关正身、正心、正命、正路亦有诸多精彩之论ꎬ这里列举一二:在«荀子非十二子»篇ꎬ论及

“古之处士”ꎬ荀子提出———“德盛者也ꎬ能静者也ꎬ修正者也ꎬ知命者也ꎬ著是者也”ꎬ“能静者也”“修正

者也”“知命者也”赫然在目ꎻ论及“君子”ꎬ荀子提出———“不诱于誉ꎬ不恐于诽ꎬ率道而行ꎬ端然正己ꎬ
不为物倾侧”ꎬ“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也是清楚可见ꎮ

第二大类ꎬ群体社会秩序:正名、正礼、正乐、正物ꎮ
孔子的正名思想针对“礼坏乐崩”而创ꎬ直接指向恢复周礼、复兴周礼ꎮ 在字面的意思上ꎬ正名是

指用名以正实、名实相符ꎻ而在具体的层面上ꎬ正名就在正礼、正乐、正物中具体展开ꎮ 所谓“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ꎬ就是要恢复君臣父子之间的一整套礼节仪式、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ꎬ这些内容经由孟

荀等后世儒家的发展ꎬ正名思想实际上形成更为丰富的正礼、正乐、正教、正国、正权、正物的理论ꎮ
«中庸»讲“致中和ꎬ天地位焉ꎬ万物育焉”ꎬ又讲“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ꎬ这意味着ꎬ正名

思想实际上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ꎮ 在现代意义上ꎬ孔子的正名思想常常被视为一种公正的原则ꎬ正
名、致中和表明一种“恰如其分”ꎬ是一种“各得其所”“各有所值”ꎮ〔１９〕与上文中个体身心秩序相对应ꎬ
这里也选取四个方面———正名、正礼、正乐、正物来讨论蕴含于群体社会秩序中的德性精神ꎮ

正名思想在荀子那里有很大的发展ꎬ«荀子»三十二篇ꎬ其中专有«正名»一篇ꎬ对于名实关系进行

系统的论述ꎮ «正名»篇中ꎬ荀子提出:“王者之制名ꎬ名定而实辨ꎬ道行而志通ꎬ则慎率民而一焉ꎮ”君
主制定名称ꎬ可以辨物、可以行道、可以通志、可以率民ꎬ制名、正名就是社会秩序的确立和完善ꎮ 荀子

又讲:
正利而为ꎬ谓之事ꎮ 正义而为ꎬ谓之行ꎮ («荀子正名»)
心合于道ꎬ说合于心ꎬ辞合于说ꎮ 正名而期ꎬ质情而喻ꎮ 辨异而不过ꎬ推类而不悖ꎬ听则合文ꎬ

辨则尽故ꎮ 以正道而辨奸ꎬ犹引绳以持曲直ꎬ是故邪说不能乱ꎬ百家无所窜ꎮ («荀子正名»)
衡不正ꎬ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ꎻ轻县于俯而人以为重ꎬ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ꎮ 权不正ꎬ则祸

托于欲而人以为福ꎬ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ꎬ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ꎮ 道者ꎬ古今之正权也ꎬ离道而

内自择ꎬ则不知祸福之所托ꎮ («荀子正名»)
这些精彩的论述均出自«荀子正名»篇ꎬ可以发现ꎬ正名思想中又涵盖了“正利而为” “正义而

为”“以正道而辨奸”“正衡”“正权”诸方面的内容ꎮ 高频出现的“正”字则充分说明ꎬ在这样的社会秩

序建构中ꎬ儒家正气的德性精神深刻蕴含其中ꎮ
个体行为符合礼的规范ꎬ这是很好的德行:“动容周旋中礼者ꎬ盛德之至也ꎮ”(«孟子尽心下»)

从对个体行为的功用而言ꎬ“礼者ꎬ所以正身也”ꎻ而从礼作为社会秩序而言ꎬ其本身也有合理设置的问

题ꎬ于是荀子又提出:“师者ꎬ所以正礼也”(«荀子修身»)ꎮ 儒家认为ꎬ端正、阐释礼义是教师的职责

所在ꎬ“正礼”与“正教”相关联———“教者必以正” («孟子离娄上»)ꎮ 礼的功用并不止于正身、正
教ꎬ还可以继续上升至———正国:“国无礼则不正ꎮ 礼之所以正国也ꎬ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ꎬ犹绳墨之

于曲直也ꎬ犹规矩之于方圆也ꎬ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ꎮ”(«荀子王霸»)人们已经十分熟悉儒家的

内圣外王之道ꎬ或者修齐治平的思想轨迹ꎬ而当人们留心、注意、发现其中蕴含的正礼、正教、正国等可

谓理直气壮的论述时ꎬ儒家的正气精神才可能真正映入人们的眼帘ꎮ “立于礼”“成于乐”ꎬ儒家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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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ꎬ儒家有关正乐的表述有很多ꎬ这里也列举一些加以说明:
子曰:吾自卫反鲁ꎬ然后乐正ꎬ«雅»«颂»各得其所ꎮ («论语子罕»)
离娄之明ꎬ公输子之巧ꎬ不以规矩ꎬ不能成方圆ꎻ师旷之聪ꎬ不以六律ꎬ不能正五音ꎻ尧舜之道ꎬ

不以仁政ꎬ不能平治天下ꎮ («孟子离娄上»)
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ꎬ则乱ꎮ 先王恶其乱也ꎬ故修其行ꎬ正其乐ꎬ而天下顺焉ꎮ «荀

子乐论»
礼乐政教均是对群体与社会的秩序而言的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ꎬ儒家之正气精神并未止步ꎬ而是

由人类社会秩序继续上升ꎬ进而构成天地宇宙秩序ꎮ 在这样的意义上ꎬ群体社会秩序中的“正己”又可

以达成“正物”:“有事君人者ꎬ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ꎻ有安社稷臣者ꎬ以安社稷为悦者也ꎻ有天民者ꎬ达
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ꎻ有大人者ꎬ正己而物正者也ꎮ” («孟子尽心上»)在此意义上ꎬ孟子所谓

“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ꎬ或者文天祥所谓“天地有正气”就显得越发自然ꎮ
儒家德性精神的考察与阐释ꎬ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ꎮ 在“道德之气”的角度进行概括与提炼ꎬ

是将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德性理论相结合的一种尝试ꎮ 现代儒家德性论的视域中ꎬ“浩然之气”意味

着一种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ꎬ又具体呈现为志气、义气、和气、勇气和正气ꎮ 所谓志气ꎬ可解读为儒家

德性精神在目标维度上的呈现ꎻ所谓义气ꎬ可解读为儒家德性精神在价值维度上的呈现ꎻ所谓和气ꎬ可
解读为儒家德性精神在关系维度上的呈现ꎻ所谓勇气ꎬ可解读为儒家德性精神在动力维度上的呈现ꎻ
所谓正气ꎬ可解读为儒家德性精神在秩序维度上的呈现ꎮ 增强当代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ꎬ儒家德性精

神依然可以提供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滋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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